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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国（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

当今书坛的“掌门人”孙晓云主席在
《中国书法首先是文字， 然后才是艺术》
一文中， 针对当代书坛存在的书法纯艺
术化倾向，指出：“中国书法首先是文字，
然后才是艺术， 结果现在你把文字的内
涵都剥掉了，就剩下一个艺术的壳。既然
书法是纯艺术，那好，谁都可以有自己的
观点，什么都可以冠以‘创新’而随意为
之，艺术本身就是选修课。文字可以选修
吗? 今天这样的状态难道不足以振聋发
聩?”她的这一观点确实振聋发聩。

“认”“念”“写”只是蒙学课程
不过，准确地说，“书法”并不等同于文

字，也不等同于一般的文字书写。就像是绘
画并不等同于山水、花鸟、人物一样，它是
文字的艺术书写。 诚如孙晓云文中所说，
“过去古人学习书法是‘认’‘念’‘写’三位
一体， 现在这三个部分被完全割裂：‘认’，
对汉字的研究，交给了中文系；‘念’，交给
了表演系；‘写’，交给了美术系。 这是很有
问题的。 ”

其实， 就像今天的小学生一样。 “认”
“念”“写”只是人们对书法最初的体验和认
识。能够正确地“认”“念”“写”国文，这是国
人最基本的文化基础，纵然是在古代，它们
也仅仅属于蒙学课程。随着年龄的增长、知
识的扩大、技艺的提高，当然不会再停滞于
这样的阶段。 而且学科分化和分类是科学
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书法家来说，更不能
满足于此文字 “认”“念”“写” 的最基础水
平， 必须更高一筹， 要能够艺术地书写汉
字，创作出艺术作品，形成个人艺术风格。
如果他对书法的认知和体验，仅限于“认”
“念”“写”的话，那么他何以配得上“书法
家”之名？全国各地的书法家协会又凭什么
能在文学艺术联合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书法起于实用，又超越实用
书法与其他艺术种类一样， 最初并不

是艺术，而是巫术和人类劳作 ，以及其他
社会活动的产物， 实用性是其根本属性。
例如，甲骨文是巫师或史官占卜记事的文
字符号；人类最早的舞蹈就是祭祀活动时
的手舞足蹈，而最早的歌唱和诗歌，也是
人们劳动时的“吭呦、吭呦”。 远古人类进
行巫术活动时，在自己脸上和身体上涂满
色彩，这就是最早的绘画。然而，这些完全
基于实用目的的“艺术”都还不是艺术，而
是伪艺术。

确实，在东汉以前，书法只是等同于汉
字的书写， 是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记录和
传达信息的一种方式，而并不是艺术。到了
东汉灵帝时， 人们对书法的审美意识开始
觉醒， 注意到用柔软的毛笔书写汉字可以
产生新奇的美感。当时，蔡邕对这一发现十
分惊奇，感叹道：“惟笔软则奇怪生焉。 ”从
此，一个超越实用，自觉追求美和美感的书
法艺术时代开始了。

汉灵帝光和元年 （公元 178 年） 设立
“鸿都门学”， 招收诸生专门学习辞赋、书
画。诸生学习书法，当然不再是蒙学时期的
文字“认”“念”和一般的“写”。 汉灵帝甚至
还举办了全国书法大赛，师宜官能写“字大
径丈，小可方寸千言”，在大赛中脱颖而出，
成为全国书法名家。成名后，他进而还在酒
楼题壁，举办了一场个人书法展，现场收费
观看。 学者蔡邕也在这时发现“飞白书”的
美，并且写下《笔论》和《九势》，专门探讨汉
字书写和书法形象的美感。也就在此时，人
们都被难写难认且并不实用的草书之美所
征服，不学经史，却竞相练习草书，达到废
寝忘食的地步，成为一时之风气。赵壹对此
非常愤怒，写下讨伐檄文《非草书》。

由此可见，东汉灵帝时期，是中国书法
发展的分水岭。 此前，书法只是汉字的表现
形式之一， 它以书写文字和记录传达信息
为目的，而不是为了表现和创造美。 从东汉

灵帝以后，书法摆脱了实用性的束缚，逐渐
发展成为能够创造美和美感的独特艺术。

书法源于文字，又超越文字
书法必须书写汉字，否则便不是书法，

这早已是书坛共识。只要书写汉字，就不必
担心“文字内涵”被剥离。 虽然书法与汉字
的日常书写密切相关，但是两者并不等同。
书法源于文字，又超越文字，是汉字的艺术
书写， 是艺术形象的创造性活动。 从古至
今，那海量的日常书写并不都是书法，只有
那些能够精彩表现艺术之美的“作品”，才
是真正的书法，才是艺术作品。特别是从印
刷技术出现，直到如今网络信息时代，书法
的实用性逐渐丧失殆尽以后， 书法已不再
是文字的附庸，艺术属性更加显著。

艺术都是表现情感和塑造形象的，无
论音乐、舞蹈，还是文学、绘画，莫不如此。
汉字是象形文字，它看起来抽象，实际上都
有固定的形状（形象）。 仓颉造字时就是按
照事物的特征， 画出它的图形，“以一形立
一字”，各个不同。 这些一个个独立的字还
有着生命体的基本特征，即平衡对称。它有
时是 “平正 ”，即对称的平衡 ；有时是 “险
绝”，即非对称的平衡。 汉字这种象形表意
的特点， 使得书法家通过书写汉字就能够
创造具有生命体那般生动的形象。

这种形象不像绘画那般具象， 它是抽
象的，是独特的“书法形象”。它的美和美感
正是产生于书法形象的“神采”和“形质”之
中； 它所表现的情感也不是人们通常的喜
怒哀乐，而是“审美情感”。这种审美情感来
源于对书法形象的审美感受：或雄浑，或刚
劲，或奔放，或老辣，或秀丽，或古雅，或妍
媚，如此等等。因此，面对一幅书法作品时，
人们在审美感受中，自然感觉到身心愉悦。

总之， 书法是通过对汉字的艺术书写
创造形象和表现审美情感的艺术， 它并不
等同于文字，也不等同于一般的文字书写。
这就像赛车并不同于人们日常开车一样。

■洪四海（牧心印社社长 华南师范大学
城市文化学院客座教授）

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而且
还要光景常新。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艺
术工作者从事的是一个拒绝平庸和重复
的创造性的劳动， 其工作方式就像是爬
楼梯式，要不断向上，不停地颠覆自己的
昨天。 昨天的艺术创作已经达到的水平
和风格样貌，如果长时间没有变化，那么
今天的作品虽然有可喜之处， 但是也在
停滞不前，技法在，心已殆。 不停地比肩
和超越前人， 这是艺术工作者为之奋斗
的目标和乐趣的所在。

对艺术心存敬畏， 这是从事艺术创
作应有的心态和对艺术的起码尊重。 多
年来， 由于自己的大量篆刻作品创作和
牧心印社团队创作需求， 我会经常往返
于福州藏天园和章林村采购寿山石及各
类印章石种， 深知由矿石到印章的每个
流程和蜕变，由爆破开矿、开采、切割、雕
钮、抛光，乃至市场交易、最后到篆刻工
作者的手里， 我们的前面每一个环节都

在赋予这块石头无限的想象和精彩空
间。 基于此， 我认为印章石到了我们手
里， 我们就是要极大地发挥出自己的创
作水平，无论是篆刻内容、章法视觉，还
是边款跋句， 都要尽可能地具有丰富艺
术效果，丝毫不敢草草了事、一挥而就。
这是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也是对自我存
在的尊重，人尽其事，物尽其能。

篆刻作品的缘起有很多， 可以是阅
读某个诗词佳句产生共鸣， 为之兴奋竭
一切之所能来发挥，围绕匹配的章法、字
法和线条， 尽情地演绎使之由想象变为
现实，由粗砺变为精彩；也可以是把玩某
个石头爱不释手， 想进一步赋予其艺术
生命，于是为这个情结构思特定的句子，
为此句而疯狂、为章法而疯狂、为想象中
的作品而疯狂。 艺术工作者既有理性严
谨的一面，更有创作天马行空、不着边际
的一面。 这是一种近乎疯狂和痴迷的状
态， 也是对于即将诞生的艺术作品的美
好期待。

“不炼金丹不坐禅”，此作品是西泠
印社崔志强先生高研班中将军印训练课

题。 我在创作时，首先围绕章法、字法和
线条三个方面做构思：

章法不是平均占位，“不”和“金”之
间做大块面的留红。 “不”字向右靠，避免
右边的单字独立，下部竖画做残破处理，
使之和边框融为一体， 上部继续保持留
红又不至于靠边紧迫；“金”字重心向左，
不至于中竖在中间成为绝对值。 “丹”和
“不”两个字占用一个空间，把“不”字进
行变化，和第一行的“不”做明显的结构
区别。 “坐”的结构关系做了开合变化，进
而丰富空间关系。 “禅”的单字依然围绕
块面做了聚散处理，如“单”的上下做部
分开合，左右做了黏连效果。

作品整体的章法围绕“不”和“金”之
间的留白，“坐”字下部的留白，“禅”字下
部的留白， 三处的留白递进式呈现于印
面，使印面有动感又不跌宕起伏。

在字法处理的手法上加以虚实变
化，如“不”的头部、“炼”的田部、“坐”的
两个对称笔画、“禅” 的两个口部和下方
田部， 虚与实的结合大大丰富了文字本
体语言的趣味性， 满足了视觉效果的多

样； 笔画线条印面加了细小的笔画，如
“炼”的头部，避开笔画的单一性，“禅”的
左下竖画做残破，以便与右上“不”的效
果斜角相呼应。 作品整体表现追求“聚而
不挤，开而不乱”。

艺术作品的创作是一种执着的行
为， 为了一个内心想象的效果和自己较
真，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复创作和验证。 这
种执着像孩子般天真，又像智者般笃定。
愿我们都在自己的执着中找到乐趣，也
在笃定中创作精品。

不能把书法等同于文字

艺术创作就是与自己较量

■洪四海篆刻《不炼金丹不坐禅》

■王世国行书条屏 《杨俊华·朝普陀》
（四尺半开）


